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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我的恋爱和结婚 

Jwlu 

到一九六七年，我已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了，论品貌、长相、文化都不会比其他青年差。但是，地主

崽子找对象很难，任你什么样的形象也不行。我的亲戚朋友也很关心我这件事情，四处为我物色人选。

但是，他们觉得阶级不好的人必须降低一等找对象。给我介绍过很丑的女孩子，这使我伤心透了。 

那是一个姓蒋的阿婆，她是我父母的朋友，先一天下午，她就到了我家里跟我妈妈说要给我介绍一个

对象。讲那个女孩子住在金家湾，要我第二天吃过早饭到她家里，一起去看。 

 这天我吃过早饭匆匆忙忙的收拾一下，怀着兴奋忐忑的心情去相亲。一路上蒋阿婆跟我说女方家里

的阶级是富农，对于你的阶级出身他们家里是不会讲什么的。我问她这女孩子长得如何，有多高，多

大年龄。她说等下你见着就会知道的。她跟我在路上约定，如果同意的话，我们就在他们家里吃中饭。

大约上午十一点钟，我们到了女方家里。女方的父母很热情的接待了我们。喝过茶闲聊了一阵之后，

蒋阿婆直言道，“你们家姑娘呢，今天我是特地带了这个后生上门相亲的。他和他家里的情况我上次

跟你们说过。你们不是说要我把他带来给你们看看？快去把你们女儿叫来让他们见见面。”女主人说，

“才到前面塘边洗衣服去了，就会回来的。”这时我朝前面池塘方向望去，只见一个瘦小的女孩子，

那背驼得就象背了个南瓜，头低得象在地面上寻针一样，提着个木桶朝她家里走来。当她快要上阶基

时一抬头，我瞧见了她的面孔，一个没有脖子的脑袋长在两个肩膀中间，黄色的头发下面那双大眼睛

鼓得就要掉下来一样。我立刻意识到，给自己介绍的对象就是她。这时，我马上站起身来对蒋阿婆说，

“我们走吧。”蒋阿婆见我说要走，只得放下手中的茶碗，跟着一起动身告辞。 

＊  ＊  ＊  ＊  ＊ 

 回家的路上我没有说一句话，心里格外难受。这天晚上我几乎没有睡着，脑子里不时浮现出读书时

那些漂亮的女同学和现在我周围一些姑娘的身影笑貌。特别是我读初中时的女同学蒋乐宁。她人长得

漂亮而且学习成绩又好，班上很多同学都笑我和她是一对。我们俩相互之间印象也特别好。我们一起

考取的宁乡二中。二中在陶家湾。那时没有汽车搭，每次放假我们总是步行七八十里路，同回同去。

我失学后回家后，她还给我写过几封信，信中充满了对我的安慰和同情。后来别人给她做介绍找对象，

她看了好几个都不同意。她跟介绍人说，最中意的人是我。阶级不同，她家里人是不会同意的。我和

她的交往中，也没有与她谈恋爱的想法。 

＊  ＊  ＊  ＊  ＊ 

过了几天，生产队出工休息的时候，几个姑娘和我坐在一起。其中陈雪枚笑着问我说：“你那天相亲

去了，中意吗？”我说，“没有去呢。”她们一起对我大笑不止。原来，她们对我去相亲的事知道得

一清二楚。我只好承认去了，并讲了那天相亲的经过。她们听了都说，你不要找那样的人，还怕以后

找不着对象吗。她们避开我，在议论着，“什么都好就是阶级太高了。” 

生产队的好几个姑娘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她们在一起总是谈论找对象的事。一天大家在田里收棉

花，一个姓张的婆婆一板正经的问她女儿说，“你要找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个叫贞妹子的女孩子大

胆地把手朝我一指说道，“这个样子的。”弄得我满脸通红。我知道她是贫农阶级，对于自己这个地

主子女，是相隔着一堵高墙、一道深渊。 

自那次去相亲后不久，我就和陈雪枚开始谈爱了。我们两家的关系当时往来得是很密切的。陈雪枚的

小弟弟及妹妹当时生病几次到省城治疗，还是我哥哥帮着找住处，在城里的姐姐帮着联系医院。在社

教运动时，她家的阶级是中农成份。也是我帮她家写了几次要求改变成份的报告，这样阶级就评为了

下中农。她家成份的改变使他们一家人在社会上的政治地位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也从此改

变了她家里很多人的命运。 

谈恋爱的事是陈雪梅的父亲主动到我家来提亲的。她父亲说他对这件事考虑了很久，看中了我长得好，

聪明有文化，还说他们为这事全家开会讨论了的，全家人都表示赞成。陈雪梅早就对我有好感，自然

也是从内心同意。记当时我们俩人在一起出工时，我向她讲了她父亲的意思，她红着脸笑着对我说，

“只要你不嫌弃，我是没有什么意见的。”于是，我们订了婚。不过，记得当时我母亲对她父亲说了

一句这样的话，“你的这份好心只怕难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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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老的政府机构靠边站，当权派都被打倒，成立了各级革命委员会。阶级

斗争越来越激烈。造反派把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份子、右派份子以及所有有历史问题的人统

称二十一种人。对这些人实行了严格管制，连他们的子女都造册存档。给每个四类份子的大门上挂起

一块黑牌子，上面写着，四类份子家属，如地主份子某某，姓名、性别、年龄等。我们谈恋爱的事成

了全大队阶级斗争的焦点。大队干部对她家施加了强大的政治压力，一方面批判他们家没有阶级立场，

丧失阶级斗争观念；另一方面积极培养她加入共产党，说是只要解除了这桩婚事马上调她去当干部。

对我家，则指控是拉贫下中农下水。为此事，我母亲还被拉去批斗。 

这样我们的恋爱告吹了。 

＊  ＊  ＊  ＊  ＊ 

失恋后，又有人开始为我物色对象。几个女孩子，我都没相中。后来又有朋友带我到他亲戚家里去相

亲。我对那女孩还比较满意。但是回来以后，那朋友告诉我，女方家里对我人品很满意，认为角色要

得。就是见我穿着太寒酸，说我特地去相亲，身上穿的却是一件土布衬衣。没有说成。 

其实，在我的眼里本队上的黄慧君早就是我心中的人选。我对她本人和她家里的情况非常熟悉。黄慧

君十七八岁年纪，长得眉清目秀。她虽然平时很少说话，人却聪明能干。她母亲是个十分能干的人，

家里有七个兄弟姊妹是同父异母三个娘所生，可是他们相处得非常融恰。最重要的是，阶级成份也是

地主。 

他家祖辈就是住在道林镇上的。几代人相继在镇上开着一家远近闻名叫【黄采真】的中药铺。传到她

父亲手里更是把生意越做越红火。解放前数年一直专开药铺，并未置田地产业。可是她父亲不知怎么

回事，到了四八年全国就要解放时，突然想起要买田。居然一下子买了六十亩水田。买了这些田连一

粒租子都未收，第二年就解放了。土改时评阶级，她家若不买那些田便是工商业成份，那比当时的地

主看待就要好多了。买了田成份自然就变成工商业兼地主了。工商业兼地主那就是和地主一样对待了。

没收一切财产，封门出屋。免不了挨斗争、受管制。她家从道林镇被赶出来后，几经周折，便搬到了

我们港口村，而且和我是同一个生产队。 

她父亲黄石麟老先生的确是个大善人。解放前他们家里每年都要施舍给穷人很多东西，冬天施棉被棉

衣，夏天施席子扇子、凉茶等。他为了救济贫苦人群还组织一些有钱人，成立了个慈善机构叫【慈善

堂】。慈善堂专门服务那些非常贫困人家的生老病死、以及遭受天灾大祸的人家。 

解放后，政府进行工商业改革时，黄老先生因世代经营药店，所以为首组织了道林卫生院（后来改名

道林医院），并一直在那里工作。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来，他被清查回家进行劳动改造。解放前组织的

慈善堂被说成是反动会道门，是严重的历史问题。他因此多次戴高帽子游团。 

我虽然看中了黄慧君，那也只是一厢情愿。没有人做介绍。没有取得她父母的同意，我也不敢冒然去

与她接近。过了一段时间，我的一位邻居跟我说要给我做介绍，问我：“你认为你们队上的小黄姑娘

如何呢？”我说：“你说的是慧君吧，那印象当然好。长得漂亮人很能干。有些泼辣，各方面都象她

娘的性格。就算我中意了，她和她家里未必看得中我。而且我和她年龄上也相差好几岁呢。我家里那

几间烂茅屋。有好多阶级不好的女孩子只想嫁到贫下中农家里，她也未必愿意到地主家里来受那窝囊

气。”那位邻居说，“我去她家里说说试试看，三天后等我的信。”过了三天，介绍人果然如期答复

说，“他们家里同意这桩婚事。什么年龄、家庭情况他们都考虑过了。” 

＊  ＊  ＊  ＊  ＊ 

由于双方家里都是一个阶级的人，自她家里同意以后，我们也就放心的来往了。不过那时候谈恋爱没

有什么花前月下小桥流水。那感情是在劳动中建立起来的。年轻人谈恋爱都有这样的情形，特别是在

同一个队上，当一群男女青年在一起时总是有说有笑，但只要其中一对男女确定了恋爱关系，便在这

一群人当中，说笑言谈就觉得不自在了，俩个人好象受拘束一样，表面上变得陌生了。其实还不是俩

个人都想在一起，而真的在一起时却又没有什么话好说的了。 

有一次，黄慧君家里没有煤炭烧了，又没有劳动力去运。这买煤炭离家有十几里路远，没有汽车和拖

拉机运送。我便主动为她家去运一车煤炭（三百多斤）。当我将煤炭从煤矿才运出两里多路时，我就

远远望见她拿着一根绳子帮我来拉车了。俩个人很少说话，一同使劲将煤炭运到了她家里。虽然是重

体力劳动，却一点也不觉得累，俩个人还似乎觉得胜过那谈爱中看了一场有趣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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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每个人家里都很困难，只要哪有一点点赚钱的机会，都不辞劳苦去干。当时长沙造纸厂来我们

地方收购麦子草作造纸原料，需要从三仙坳运到道林镇河边。黄慧君也跟着我们一起干，来回一趟好

几十里路，我们俩个相互照顾，虽然辛苦，但是俩个人在一起劳动，充满了幸福感。 

我们三月确定恋爱关系，到十月，决定去公社登记领取结婚证。领结婚证必须事先到生产队和大队两

级打好许可证。真是好事多磨，在生产队打证明却遇到了麻烦。当我在生产队长那里打了证明刚要出

门时。队上的会计走来对队长说，“他们这个证明你不能开，女方的年龄还差几天才能达到结婚年龄，

这是要违反婚姻法的呀。”队长马上从我手里接过了那纸证明。我立刻掏出事先准备好的两包飞马香

烟塞给他们说，“黄慧君的妈妈讲她是一九五二年生的，今年已经满十八岁了，请你们帮助解决吧。”

会计回去搬来了队上的花名册，翻到黄慧君的名字，查看她的年龄是当年十月十五满十八岁。那天已

是十月七日。会计说，“还差八天，你们过八天再来吧。”我心里真有气，只差八天时间就不给开证

明，这不是故意为难吗。但也只得耐着性子说，“这几天时间就请你们包函一下。我真不想第二次再

来打这个证明，喜事嘛也想图个吉利。”他们听了也默不作声，又坐了很久。我实在忍不住了又说道，

“我们都是屋檐撞屋檐的邻居，何必如此呢。”最后，他们还是给我们开出了证明，随即我们到公社

领了结婚证。 

一九七一年冬，我们结婚了。黄慧君有个能干的妈妈，尽管她家里困难，还是为她做了一套新的被帐

作嫁妆。结婚那天按照老风俗办了几桌简单的饭菜，两家的亲戚热闹了一场。可是那天差点儿又要写

反省书了。 

我为了爱热闹，家里每张门两边都贴上了自己用红纸写的对联。不料那个唯恐天下不乱的李主任却跑

到我家里来寻是非。他那一双三角眼到处瞧，只想找出一点点空子。当他看到我新娘房门两边所写的

对联是“身居茅屋眼望北京，脚踩污泥胸怀世界”这两句时，便指责我说，“这副对联大有政治问题，

你是心怀不轨，作为地主阶级你还要望北京、怀世界。明明是隐含着有朝一日想重新爬上统治阶级地

位的意思。还不赶快撕掉！”我说，“你领会错了，眼望北京是心向共产党、跟党走。心怀世界是要

改造大自然，建设共产主义。”他连说，“狡辩，狡辩。”黄慧君在一旁说道，“你贴什么对联？图

么子热闹？不贴免得惹是非。”最后我还是另写了一副对联加贴在那副对联的上面，才免了一场是非。 


